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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前，老爸从广西出差带回来一瓶糖桂花，就是糖浆或蜂
蜜加桂花炼制粘粘稠稠、又香又甜类似果酱的一种美味。

有了这瓶糖桂花，我的胃口就不好了，吃饭要拌一勺才咽得下，
吃大饼子就是东北特有那种玉米面蒸的馍，要蘸一勺才吃得顺。很
快那瓶糖桂花被我吃光了，我的胃口也恢复了。人的执念很多是缘
于儿时的记忆，我那时候就记住一种又香又甜叫糖桂花的美味。

还是很多年以前，我来到南京上学。很诧异南方居然在冬天也
是树木常青，菜畦茵茵。也是那个时候在没有课的周日，在王府大街
一个不起眼的糕团店里吃到甜稠绵密的桂花酒酿小元宵。当时我还
在想这小元宵怎么没有馅呢，后来才知道南方的小元宵就是糯米小
圆子，有馅的叫汤圆。南方跟桂花有关的食品真是太多了，桂花糕、
桂花糖藕、桂花酒酿，南方人真是把桂花应用到了极致，从吃到喝林
林总总有几十样吧。

其实桂树分布挺广的，不过说起来还是生长在我国的南方地区，
在我老家东北是没有桂树的，所以桂花在我们那边绝对是稀罕物了。
来到南京之后才知道，原来桂花还有木樨、岩桂、九里香、金粟等雅称，
又有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之分。清朝苏州文士顾禄在《清嘉录》中
有记载：俗呼巗（yán）桂为木樨，有早晚二种，在秋分节开者曰“早
桂”，寒露节开者曰“晚桂”。将花之时，必有数日鏖热如溽暑，谓之“木
樨蒸”，言蒸郁而始花也。说的是大概在苏州的民间俗称桂花为木樨，
有早晚两种，秋分时节开花的为“早桂”，寒露开花的为“晚桂”。到了
中秋前后白天气温较高，早晚凉爽，空气湿度比较大，而中午前后感觉
有一点点闷热的时节，这样的天气在南方的俗称叫“桂花蒸”。这也是
桂花最喜欢的天气，于是南方的城市里到处都飘逸着桂花的香甜，仿
佛整个城市都笼罩在桂花香的世界中。在北方是没有这种满城尽香
的时候，只有在花窖里才会有这种弥漫持久的芳香。南方的秋天就是
一个天然的大花窖呀，难怪那歌里唱：八月桂花遍地开。

因为桂花有“蟾宫折桂”金榜题名的寓意，故古人对桂花有着特
殊的情感。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曾在《喜敏中及第偶示所怀》中写出

“桂折一枝先许我，杨穿三叶尽惊人”之句。也是因为对桂花的痴情，
一句“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便借桂花道出了这位曾经
的“杭州市长”对江南的眷恋和怅然的离愁。

杭州翁家山满觉陇的桂花是非常有名的，据说当地的桂花种植
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目前种有七千多株桂花树。“满陇桂雨”也是入
选了新西湖十景之一，作家郁达夫的《迟桂花》写的就是翁家山。他
对桂花亦是情有独钟，在《迟桂花》中写道，桂花开得越迟，才更加地
历久弥香。人生不只有青春那一段才值得热烈，相反，因为开得迟，
持续的日子才久。

那年中秋节，本地的同学都回家团圆了，有恋人的也去过二人世
界了，只有我和隔壁宿舍的同学潘君是光棍，于是我们就买了一瓶五
年陈状元红和一堆吃的东西过起中秋来。或许是巧合也或许是有
意，那天我们买的美食都多多少少跟桂花有些关联，桂花鸭、桂花糕、
桂花糖芋苗、桂花糯米藕、桂花糖炒栗子，就连状元红也在校园的桂
花树上撸一把桂花塞入瓶中摇了几摇，喝起来还真有淡淡的花香。
那天我和潘君把一瓶自酿桂花老酒都喝光了，我们都有点喝高了，具
体说些什么早已忘了，只是隐约还记得说毕业后每年要聚一次。但
那时候没有手机，也不可能有别的联系方式，毕业后就天各一方，各
自成家有了自己的小日子。也不知道那个瘦高个子、满嘴之乎者也
的潘君现在在哪儿呢，日子过得幸福吗？

江南的秋风被桂花蒸得满满香甜醇厚，浓郁致远，让紧张忙碌而
平淡的生活热烈起来……

前天，昨天，今天
一转身，一眨眼
一群天真少儿
走进霜鬓暮年

无须抱怨岁月匆匆
我们已收获感动无限
不必感慨人生如梦
我们已将生命价值提炼

一次次梦回童年
又见小河、老屋、亲人笑脸
一次次翻阅青春
励志的诗行写满壮语豪言

作为历经沧桑的我们
作为人生舞台的一员
我们曾在名利浪潮中
奋争、漂泊、流连
直到无论富足清贫显赫平淡
皆成台下看客尽享清闲
……

故事里，故事外
起落浮沉，苦甜参半
几度荣耀，几番伤感
我们把人生百味尝遍
回顾所有过往
皆成旅途中风景一片
……

人生，需学会加减
放下沉重包袱
丢掉惆怅和抱怨
留存温馨依恋
把阳光揽在身边

岁月虽沧桑了我们的容颜
时光却留给我们七彩画卷
我们已淡化了壮志豪情
却精致到心无贪念
走过风雨，我们得到彩虹
作别晨曦，我们与夕阳相恋

风儿仍在身旁
星儿不曾走远
故乡永驻心中
童年常现眼前

时代的春风与我们牵手
我们重新进入人生春天
让歌舞为心灵插上翅膀
用浪漫点燃生命的火焰

（作于2023年重阳节前）

乡愁是一条穿越时空的线，这端系着故乡，那端系
着游子的心。当游子走得远了，走得倦了，都会想起故
乡，因为他们的心上啊，早就被乡愁勒出了深深的痕。

——题记
我的故乡在辽阔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上，每年的盛

夏，这里都有一段时间天气特别燥热。记得那是20世
纪80年代初期的一个夏天，天气像下了火一样，出奇
的热。一辆长途客车经过我们的村子。那时刚刚改革
开放，已经有一些头脑灵光的人开始做一些小生意。
这趟车上就有一个乘客，背了一个箱子，箱子上面盖着
破棉衣。他一下车，村里的许多孩子都围了上去，争相
去买冰棍儿。五分钱一支的冰棍儿，在我们那个年代
的孩子们眼中是无与伦比的美味。

但妈妈似乎并没有打算给我们买的意思。直到那
人抱着箱子上了车，车子开始颤抖地轰鸣着启动时，妹
妹终于哇地一声哭了。妹妹的哭声触动了妈妈，妈妈
沿着崎岖的土路追着车跑了差不多二里路，车才终于
停下来——这是我们兄妹三人第一次吃冰棍儿。

等我们高高兴兴回到家，冰棍儿已是像妈妈一样大
汗淋漓，插在中间的竹签也是摇摇欲坠。妈妈给我们每
人一个饭碗，好让冰棍儿不至于掉在地上。

我仔细地剥着冰棍儿的包装纸，希望把它完整地
剥下来，舔干净，再夹到书里面压平，像我平时夹在书
里的那些糖纸一样。可是，冰棍儿已开始融化，我终究
还是没能撕下完整的包装纸。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楚
地记得，当我把剥下来的冰棍儿擎在手里，瞬间一阵清
凉透过手心传遍周身。那冰棍儿晶莹剔透，顺滑欲滴，
上面还沾着几点包装纸上的红色油墨。一种从没闻过
的香气扑鼻而来，让人愉悦，令人舒爽。在后来的日子
里，我一直试图搞清楚这支冰棍儿的成分，应该就是井
水，香精，糖精，淀粉，或许还有点奶粉。但我一直确
信，这里面肯定还有一种特殊的原料，才能让它散发出
这令人无法忘怀的香味。

我抬头正好看到窗子，阳光从不大的窗子射进来，屋
里飘荡的尘埃折射着阳光，几只苍蝇在尘埃中来回飞
舞。那一瞬间，我竟有一种目眩的感觉。

灶台边，妈妈在手对手地把一个个玉米面饼子贴在
锅边，看似很随意，可那一个个饼子却整齐地粘在锅边，
绝不会滑到锅底的菜里。锅下面，牛粪在慢慢燃烧，淡蓝
色的火焰不紧不慢地舔着锅底。

爸爸坐在凳子上，身边是他硕大的搪瓷缸子，里里
外外都有磕掉釉子的地方。缸子外面的图案是几个神
情激动的男男女女，举着拳头，非常坚毅的样子。缸子
里面布满了茶锈，越往下颜色越深，像一幅水墨山水
画。爸爸总是用刚烧开的滚烫的水去泡里面的砖茶，
开水倒进去，那些粗大的茶梗和茶叶就在缸子里上下

翻腾。不等泡好，爸爸就急不可耐地开始品尝。小时
候的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这又苦又涩而且烫嘴的
茶。

家门开着，两只鸡悠闲地在屋里屋外踱步。大门口，
老牛卧在墙根，不停地咀嚼着，仿佛嘴里有永远嚼不完的
草。而那只小黄狗，吐着长长的舌头，快速地喘着气，瘦
瘦的肚皮像是要贴在一起似的。

冰棍儿拿在手里，我们都没有说话，只是自顾自地
吃着，没有一个人去让一下父母。那时，在我们的头脑
里，冰棍儿就是给小孩吃的，就像酒是给大人喝的一
样。准确地说，我们的第一根冰棍儿是被我们舔完
的。最小的妹妹才三岁，她不得不抬起脚尖才能勉强
把下巴保持在炕沿之上，手里捧着那比她的脸还大的
碗，认真地舔着碗里融化的冰棍儿。那没洗的脸蛋儿
上有已干的泪痕，也有刚刚粘上的冰棍儿。

后来，那辆车还是经常路过我们村子，那个卖冰棍儿
的也又出现过几次，只是，我们再也没买过他的冰棍儿。

许多年以后，每当感到困顿、无助、彷徨、绝望的时
候，我总是会闭上眼睛，让脑海中浮现出地图，任由地
图放大，再放大，直到那个原本在地图上连一个点都算
不上的小村子清晰地出现在眼前。我便来到那座熟悉
的院落前，望着那一间半灰白色的低矮的土坯房。墙
皮大片大片地剥落，露出里面切成一段一段的芨芨草
梗。屋顶上是一片又一片的泥皮，每次雨后屋顶都会
因为漏雨而修补，因此屋顶上有深深浅浅十几种颜色，
就像爸爸那件打满补丁的旧棉袄。

那被烟熏得乌黑的烟囱里，正冒出淡淡的炊烟，炊
烟直直地飘向空中，很快就看不见了。大门口，那头老
牛眼神空洞地咀嚼着岁月的沧桑，小黄狗伸着长长的
舌头吞吐着世间的冷暖。

透过一扇不大的窗子，我看到屋里一个中年男人
在一边抽着烟袋，一边津津有味地喝着浓浓的热茶；一
个中年女人在灶台前忙碌地烧火做饭，哼着随机串烧
的歌曲；炕沿边，三个孩子捧着大碗，充满仪式感地舔
食着冰棍儿。

不一会儿，那飘散在空气中的青草香，饭菜香，茶
香，还有那冰棍儿的甜香，就混在一起，在我身边弥漫
开来，刺激着我的每一个细胞，撩拨着我的每一根神
经，让我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我羡慕地望着他们。
三个孩子此刻不会知道，捧在手里那即将融化的冰棍
儿，会成为他们这一生融化不掉的乡愁。但我不忍去
打扰这一家清贫的快乐，不忍去告诉那三个天真的孩
子，这样简单而又纯粹的快乐，以后不会再有了。

我就只能贪婪地呼吸着那没有污染的空气，一口
又一口，就着腮边流下的泪，因为那里有故乡的味道，
童年的味道……

昨天晚上给母亲打电话，本以为像往常一样说说
家长里短，说上几分钟就挂电话，没承想竟然聊了20
多分钟，母亲在电话里一直跟我说着为侄儿明年办婚
礼做准备的事。

她说确定明年五一给侄儿办婚礼后，她就开始忙
了起来。“先要找厨师，五一办酒席的人家多，不提前定
好，婚宴就要打折扣，就像唱戏没请到名角一样。我找
了你大伯的女婿，就是你堂姐夫，你不是认得吗，他开
过饭店，又在工厂当过厨师长，手艺直接没话说。”母亲
开心地向我说着，还问我觉得这个决定怎么样，我笑着
回应她说：“你这个决定就像我们单位领导作出的决策
一样，非常英明！”

听我夸赞她，母亲更是情绪高涨，又说找完厨师就
订大蓬，还要找场地。“孙子婚礼是大事，在家门口场院
摆不下那么多桌，我打算在西面集贸市场边上搭大蓬，
占不了他们多少位置。这么喜庆的事，也能为集贸市
场聚人气，不相信他们不同意，我明天就准备找他们
谈。”母亲胸有成竹地向我说着。别说，母亲这个想法
倒是很有“战略眼光”。走不了几步，场面不再局促，倒
是有点“头脑”呢。

我一边听着，一边附和着，一边还表扬着她。母
亲见我这么认可她的决定，感慨着说道：“你说，我
考虑得周不周全？像不像个‘总指挥’？这段时间
都为这个事焦灼了，几天没睡好觉了！”我连忙让她
不要太操劳，到时候哥哥和我会提前回家筹办的。
我劝慰她说：“老妈，你确实是我们家的‘总指挥’，
这么多年，你每样事都办得顺顺当当的，但是要少
烦神，‘总指挥’先把身体照顾好，才能指挥我们干
工作呢！”母亲连说晓得了、晓得了，还为自己解释

说：“我难道不想多休息吗，‘总指挥’你以为就这么
好当啊，多少事要烦神啊！”

确实是这样，那年我们家盖新房子，母亲也是操碎
了心。那些天，母亲早早地就起来安排任务，谁干什
么、谁操作什么机械、谁在哪个位置，她都安排得清清
楚楚。就连她回到河对岸的老房子里做饭，也时不时
地跑出来喊上一两嗓子，及时调派人手、安排活儿。邻
居就笑她，说你天天这样喊，人都被你吵死了，树上的
麻雀都被你喊飞跑了！两个月后，新房子落成，母亲嗓
子哑了，人也瘦了一圈。

别以为母亲只是在家中的事情上发挥“总指挥”作
用，在村里的事情上，她也有指挥才能呢。前不久回老
家，母亲就跟我说起了她帮助父亲处理村里的一些事。

父亲这几年当上了村民小组长，但是，父亲性格内
向，又不好意思跟人家“红脸”，有的事情有时候就“僵”
在那儿了。前几天开会，讨论把村里的农田整体外包
给合作社，有的村民不同意，甚至从中作梗，眼看这事
就要“黄”了。母亲说当时她看到这个情况，立即站了
出来，说要少数服从多数，外包是大趋势，如果不同意，
就把他们的田调到一起去，不能夹在外包农田中间。
这样既不影响外包，也不影响少部分人的利益。经母
亲这一番指点安排，这事办成了。父亲感慨地说道：

“你们妈妈里里外外确实是一把好手，像个‘总指挥’的
样子呢！”

不管是家庭还是单位，都要有个“主心骨”，而且这
个“主心骨”要带着大家往正确的方向走，才能行稳致
远。这么多年来，正是在母亲的带领下，我们一家人的
生活才过得顺风顺水。母亲今年71岁了，希望她这个

“总指挥”永远带着我们一家人继续前进！

这里的秋，
是金色的草原，
勾勒出秋天的画卷。
是紫色的格桑，
涂抹了四子王的梦幻。

这里的秋，
是南飞的鸿雁，
带走对北疆的思念。
是坚韧的胡杨，
抵御着边疆的风与寒。

这里的秋，
是勤劳的阿爸，
忙碌在丰收的麦田。
是放歌的牧童，
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川。

这里的秋，
有屹然的大红山，
有微笑的长生天，
有策马狂奔的少年，
有蒙古姑娘绯红的脸。

这里的秋，
是一幅巨大的油画，
是一首深情的诗篇。





桂花蒸秋风桂花蒸秋风
□王斯维

秋凉好读书秋凉好读书

叙述真感情，传递正能量，赋能新生活，《情感牧歌》版
欢迎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原创作品。作者需确保稿件的原
创性，不涉及保密、署名无争议，文责自负。本刊有权对来
稿进行必要的删改，如不同意删改，请在投稿时说明。投
稿微信：zmb-2333。您的稿件一经录用，还将在乌兰察布
融媒的网端“乌兰察布云”的“融合号·青穗文学”栏以音频
和文字形式网发。

征稿

□百夫长

时至深秋，天气渐凉，回省城家中休假。休假，可酣睡，可游玩，
可走亲，可访友，未若读书最有意思。书房不大，一床，一柜，一桌，一
椅，桌上一灯、一电脑。得暇，即捧书就读，间或涂抹两笔。期间，得
札记数篇，聊记心得、旧事，心事苍茫，旧景可考。

那日，读胡竹峰随笔集《雪下了一夜》，忽忆起旧时的两场大雪。
第一场雪，下在前年腊月底。那日清晨，与大哥一起去镇上采办

年货。所购青椒、香菜、粉丝、黄花、菜薹、大蒜等物，皆是团年所需。
又购得烟花、爆竹一批，是年三十晚上“出信”和“送灯”要用的。正欲
返程，空中飘飘洒洒下起雪来。始极小，后渐大。像撕扯棉絮般，又
像是赶急了谁家的大白鹅，自空中抖落铺天盖地的棉花和羽毛……
那雪足足下了一个上午，真是近十年未遇之盛景。

另一回，是二十多年前的旧光景。大三那年元旦，黄昏时分，从
图书馆出来，彤云密布，天欲下雪。行于半途，雪突然下了起来，片刻
工夫，天地间已是白茫茫一片，我也很快变成了一个雪人。举目四
望，万籁俱寂，不见一人。蓦然想到《红楼梦》的结尾：宝玉跪别父亲
贾政，随一僧一道飘然而去，天地间也是这般干净。一种难言的伤怀
之美，瞬间萦绕心头。

每年秋天，都会把迟子建的书翻出，一本一本读上一遍。那日正
在读其散文集《也是冬天，也是春天》，读到一半，突然风声四起，推开
窗户，满耳风吹树叶的声音，风吹窗棂响的声音，却也极为契合当时
心境。迟子建的散文，字里行间，饱含温情，最是适合秋冬时节来
读。读着读着，外面就起风了；读着读着，外面就下雪了。

假期最后两天，重点阅读叶耳首部散文集《深圳的我们》。
书中，叶耳在多处谈到他的文学理想。在《三十一区的文学与梦

想》一文中，他写道：“当有一天我的作品被全世界接受的时候，我要
包一列火车，邀请全国热爱梦想但没有机会实现自己梦想的年轻人
坐上我的梦想列车。”这段话尤为动人。当初，正是因为这段话，才下
定决心买下此书，继而有机会认识作家。

叶耳原名曾野，湖南洞口人，现居深圳。一九九四年正月，只有
小学文化程度的叶耳，因为一篇文章被某主编慧眼识才，受聘到北方
一家杂志社当编辑。从此，叶耳离开老家客里山，开始了他颇为坎坷
的文学之旅。从杂志社辞职后，他选择南下深圳，先后当过玩具厂工
人、办公室文员、写字楼保安……当前，他的身份是一名自由撰稿人，
同时还兼任着某品牌白酒的推销员。

多年来，不论生活如何艰辛，叶耳从未放弃他的文学梦想，这是
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如今，他的作品多发于《人民文学》《诗刊》《中国
作家》等国内大刊，并获得过第五届深圳青年文学奖等诸多奖项。
2022年，叶耳又如愿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叶耳的梦想列车已经出
发，我打心底为他高兴。

“秋气堪悲未必然，轻寒正是可人天。”八天的假期，转瞬即逝。还
好，有书相伴，终未虚度。秋风乍起，时光微凉，世间快事，唯有读书。

捧在手心里的乡愁捧在手心里的乡愁
□陈明亮

母亲是个母亲是个““总指挥总指挥””
□谢文龙

在中华大地，我们
与蜜蜂一起
呼唤着盛开的花朵

炎黄勋章
华夏诗句
在国土上纷纷散落

就如二十四个节令
按时抵达
未雨绸缪

阳光滋润着大地
月光带来
古人的洗礼

刀耕火种
方块汉字
让我们分秒体会中华文化的神奇
便是登上世界屋脊的阶梯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每一寸黄土
每一块石头
都是我们的亲亲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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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海

与夕阳牵手与夕阳牵手
□李强

四子王的秋四子王的秋
□范佳宁


